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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簡“淦”字與《方言》所載南楚方言“涵”合證
（首發）
杏仁
楚簡中有一類與“昜”字相對舉的“淦”，其辭例如下：
此治邦之道，智者知之，愚者曰：“在命。”曰：“夫邦之弱張、[image: image1.png][image: image2.png]IR



有常，譬之若日月之敘，弋淦弋昜。”【《治邦之道》簡22—23】

……德徑于康。攝好棄尤，五刑不行。淦則或淦，昜則或昜。民日偷樂，[image: image3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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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【上博簡《用曰》簡4】
針對《治邦之道》一段簡文，欲把握其大意須對個別字詞略作解釋。弱張，蕭旭已指出“張”可訓“強”，故“弱張”猶言“強弱”。“[image: image5.png]”字原形作“[image: image6.png]


”。整理者括讀“[image: image7.png][image: image8.png]I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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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落）”，注云：“[image: image11.png]，字不識，從上下文分析，其義當與‘落’意相反，表示上升，疑爲‘升’字異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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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二字迄無確釋，然據文意看其意近於“弱張”當可確定。
故此段簡文大致是說，愚者以爲邦家之強弱有其定準，如日月之起落運動，非人力所能干預（意猶所謂“歷史周期律”）。
整理者直接括讀爲“弌陰弌陽”。網友“紫竹道人”指出“弋”與“弌”聲韻皆隔，主張讀爲“式陰式陽”。
網友“哇那”則認爲“弋”應讀爲“代”，“代”訓“迭”“更”“遞”義，舉《荀子·議兵》“尚功利之兵，則勝不勝無常，代翕代張，代存代亡，相爲雌雄耳”爲證。
讀“代”之說在語音、語意、用字習慣上都很合適，且有古書中相近文例爲證，十分可信，已爲此後不少研究者接受。

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“淦”“昜”的釋讀。研究者多從整理者說徑將此二字讀爲“陰”“陽”，這在用字習慣方面有所欠缺。楚文字中確定的陰陽之“陰”一詞用“侌”“陰”“[image: image14.png]Z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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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（“侌”之訛體）等字記錄，不用“淦”（除詞例與此相類的《用曰》外，詳下）。
清華簡《五紀》簡72—73有一段文字與“日月之敘，弋（代）淦弋（代）昜”可相參看：
后曰：爰彼四維，烈烈其行。夫七次設敷，而周盈[image: image18.png]


（陰）昜（陽）。各有枝葉，緩緩其行，轉還無止，一沁一昜。日月爰次，晦朔以紀天，弦望以為綱，敘行其次。
“一沁一昜”整理者讀爲“一陰一陽”，未作說明。何義軍指出，“沁”应分析为“[image: image19.png]


”字之省，即“沉”字；“一沁一昜”當讀“一沉一揚”。
何文列舉了古書中不少“沉”“揚”對舉的例子，並進一步解釋“轉還無止，一沉一揚”爲“隨著季節、方位等的變換，星宿不斷運轉，在某個時段、某個具體的方位上，特定的星宿會按照一定的規律出現或者隱沒不見”。其說可信。推究文意，《五紀》的“一沁（沉）一昜（揚）”和《治邦之道》的“弋（代）淦弋（代）昜”都是指天體以一定的規律起伏隱現。而後者中的“淦”與前者中的“沁（沉）”皆从“水”，亦可見得兩者的密切關係。
筆者認爲，“弋淦弋昜”當讀爲“代涵代揚”。“涵”與“淦”（从“金”聲）古音皆在牙喉音侵部，音近可相假借。《方言》卷十：“潛，涵，沉也。楚郢以南曰涵，或曰潛。”
《文選·左思〈吳都賦〉》：“涵泳乎其中。”劉逵《注》：“涵，沉也。”“代涵代揚”就是以楚地方言“涵”表示“沉”的意思，“涵”“揚”對舉和《五紀》“沉”“揚”對舉是相仿的。“代涵代揚”意即“（日月）相代而沉沒、而升起”。
對於上引《用曰》簡文，整理者徑將“淦則或淦，昜則或昜”讀爲“陰則或陰，陽則或陽”。何有祖讀“或”爲“又”。這兩句話文意難解，整理者以爲指“四時代益，井然有序”，或以爲指“該陰的時候陰，該陽的時候陽”。
據上文所論，此處的“淦”“昜”也當分別讀爲“涵”“揚”，表示“沉”（沉抑）與“揚”（高揚）。《大戴禮記·四代》：“昔商老彭及仲傀，政之教大夫，官之教士，技之教庶人，揚則抑，抑則揚，綴以德行，不任以言。”孔廣森引楊簡曰：“揚則太過，故必抑之；抑則不及，故必揚之，皆使無失中。”
“涵則又涵，揚則又揚”與“揚則抑，抑則揚”正相反，是“五刑不行”使得過者愈過、不及者愈不及，違背中道，最終導致“民日偷樂”（民眾每日苟且取樂）的後果。

新出安大簡《善而》簡1—2有如下二句：
吾淦滅而不達兮，吾愮懽爲無知。

其中的“淦”也應讀爲表“沉”義的“涵”。“涵滅”猶言“沉滅”，義與《楚辭·惜誦》“情沈抑而不達兮”之“沈抑”相當。
此外，清華簡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簡17—18也有“淦”字，用法與以上三例有別。辭例如下：
惠民由壬。徇厚遏淫。貫儀和樂，非懷于湛。四方勸教，濫媚莫淦。時名曰音。

“淦”字整理者讀“感”，或讀“歆”。
今按此韻段韻平聲，讀“感”不愜於韻；讀“歆”音義亦不甚合。王寧、李美辰等研究者皆主張如字讀。《說文》：“淦，水入船中也。”段《注》：“淦者，浸淫隨理之意。”故李說云：“莫淦，不要被浸淫。”
此說於文意十分貼切。進而言之，此“淦”亦不如徑讀爲“涵”，表“浸淫”義，且正入平聲韻。
《詩·小雅·巧言》：“亂之初生，僭始既涵。亂之又生，君子信讒。”毛《傳》：“僭，數。涵，容也。”馬瑞辰《通釋》云：“按：僭从《傳》訓數爲允。據《釋文》云‘僭，毛側蔭反’，《傳》蓋以僭爲譖之假借。《説文》：‘譖，愬也。’‘讒，譖也。’愬、數義近,數當讀如《左傳》‘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羁’之數，謂數其過而愬之也。……又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引《詩》‘譖始既涵’，是僭即譖之證。”謂“僭”讀“譖”可信。《正義》引王肅曰：“言亂之初生，讒人數緣事始自入，盡得容。其讒言有漸也。”王肅說“僭”義非是，但將“亂之初生，僭始既涵”理解爲“讒言有漸”則很恰切。所謂“僭（譖）始既涵”猶孔子言“浸潤之譖”，其中“涵”應有“浸潤”之義，即後世言“涵泳”之“涵”。《說文》訓爲“水入船中”的“淦”、表“沉”義的“涵”、表“浸潤”義的“涵”音義相近，蓋有同源關係。上引簡文“濫媚莫淦（涵）”就是“不受濫聲媚樂浸淫”之意，“淦（涵）”用法與“僭始既涵”之“涵”同。
後記：
本文原是未刊舊作《清華簡〈治邦之道〉〈治政之道〉校讀札記》之一則。近見安大簡《善而》之“淦”用法與《治邦之道》《用曰》可以相參，故略作補充，謹以向方家求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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